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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

——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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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新的

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基于对上海的抽样调查资料，通过OLS回归模型发现，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

遍信任更多地对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城市融合有影响，对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影响有限，仅有一般普遍

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应积极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减少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

因素，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拓展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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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cial trust，having playe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migrant workers7blending in urban life，pro—

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analytical too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eople city integration．

Based on a sample survey in Shanghai and by using OLS regression model the paper found that special

trust，common and general trust，and typical trust had more impact on the peopl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with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ir economic adaptations，which iS whereas positive—

ly impacted only by the common and general trust．It is hence to guide actively the migrant workers to set

up self—confidence，to reduce the distrust between them and the local urban residents，to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related systems，and to expand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migrants．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social network；social trust；city blending

农民工城市融合领域主要存在三种研究范式：地位结构观范式、网络结构观范式、制度结构观范式。

其中，从网络结构观的视角看，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具有社会嵌入的特征，即“嵌入”于当下的社会结构、社

会关系之中。本文亦引入社会结构变量，但并非仅仅套用社会网络结构的分析框架，而是着力于探讨与社

会网络资本相关的研究中不常见的社会信任的影响和作用。社会信任对于关系的建立和维持非常重要，

“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

对于农民工这一群体而言，受户籍制度阻隔、自身流动性增加以及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情绪等因

素的影响，其社会信任状况值得重点关注。但是，农民工社会信任问题的相关研究仍旧显得非常薄弱，而社

会信任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研究就更加少见。有鉴于此，本研究从社会信任的视角介入，通过对社

会学和人口学领域内的信任问题和城市融合问题进行分析，进一步提升城市适应与融合研究的理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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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回顾

(一)社会信任的概念

在国内的研究中，社会信任通常是指一种对交往对象的“保障感”【21和“可靠性预期”r3 J。实际上，国

外哈丁等学者也从预期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信任代表着信任者对被信任对象可能行为的一种积极性的

预期H]。因此，社会信任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涵『5]：第一，信任发生在个体的人际关系之中，是人际交往

的产物。第二，信任代表了一种“放心”或“认同”的心理状态。

(二)社会信任与城市社会融合

1．作为社会习俗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

前期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农民工学习掌握城市的习俗、规范、观念的过程。而社会信

任也是一种价值观念或者说是一种社会习俗，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城市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陌

生性、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了与农村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信任环境。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社会信任关系不

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后天建构起来的，与乡土社会天然的熟悉关系具有明显不同∞j。因此，农民工需学会

如何与城市里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努力建构自身的社会信任模式以便融人城市生活。

2．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对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社会融合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信任与社会关系网络相互加强，有利于扩大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

本和社会资源【川。更进一步说，信任和关系是相互嵌人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既来源于他们的社会关

系网，同时又能进一步促进人际之间的交往与互动，从而扩大个人的社会关系网。因此，社会信任水平越

高，反映了社会资本状况越好，而社会资本状况越好，就越有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第二，信任能减少生存环境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带来较高的本体安全感。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充满不确定性。面对如此环境带来的挑战，信任机制能够担负起责任。信任是

一个简化机制，具有“简化复杂功能”旧o，通过在场互动所创造的确定性来对抗行动后果的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以达到吉登斯所谈论的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本体性安全感。

已有学者证实社会信任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在社区内部生活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一j。透过与另

一方交换彼此的信任，能够为个体的社会交往提供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保障，尤其在熟人之间，信任可以

降低交往的风险和心理成本。如此一来，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也就多了几分安全感和信任感。

3．作为社会心态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

已有研究认为，农民工只有在心理层面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才算真正实现了城市融合，而社会信任作为

一种社会心态，代表着一种积极正向或消极负向的情绪。因此，社会信任与农民工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和归

属感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也就是说，认同或疏离与社会信任或不信任的一般态度相关联¨0|，信任有助于

培育认同感并激发参与热情。相反，就很可能引发一些不信任的行为，如不愿意交往、不愿参与等。因此，

在农民工城市融合的语境下，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一种积极正向的情绪和心态。它不仅提供了情

感交流的意愿，也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和归属感。而农民工在城市一旦遭遇本地居民歧视，

便容易滋生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降低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信任程度，使他们与城市中不同

阶层和群体的实际交往与合作更加难以维系，从而影响了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甚至引发社会

矛盾和社会问题。用卡斯特的话来说，如果人们缺乏互信，觉得对方不值得信任，人们就容易陷入失去依

靠的“社会孤立”状态[11|，猜忌、偏见、孤独和冲突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关注农民工的社会情绪，特别是

关注农民工的社会负向情绪，努力减少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不信任，有助于缩短农民工与城市的心理距

离，促进农民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城市融合。

以上研究成果表明，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习俗的信任，还是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信任，抑或作为一种

社会心态的信任，社会信任都将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为我们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

合提供很好的视角。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在上海市进行的“农民工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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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调查。本调查共分为2个时期，分别在2012年7月和2013年5月进行，采用多阶段抽样和简单随机抽

样相结合的方法，依次抽取区(县)、街道(镇)、居(村)委会、门牌号、被访者，保证每一个样本被抽取的概

率都是均等的。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纳入分析的有效样本量为930份，有效回收率达88．3％。

从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分析 表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可以看出(见表1)，男性农民工

占54．9％，女性农民工占

45．1％，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

岁，平均居留时间为7年。农民

工已婚者的比例最高，为62．8％，

其余约30％为未婚、离婚和丧偶

人士。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

占57．2％，其次为小学及以下，

占22．9％，高中／中专、大专所占

比重分别为15．5％、4．4％。月

均收人为1 501～3 000元人群最

多，为52．6％，3 001～5 000元的

人群次之，为31．4％，1 500元及

以下的人群为10．2％，5 000元

以上的人群最少，仅为5．8％。

农民工个人迁移的比重比较小，为29．9％，超过七成的人都是家庭化迁移(包括部分家庭成员同住和举家

迁移)。

三、变量测量

(一)社会信任的测量

在分析社会信任概念表征及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将社会信任置于一定的社会交往情境中进行测量。

根据韦伯对信任类型的二分建构法和相关文献[12i，将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划分为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

和典型普遍信任3个方面。

首先，特殊信任反映了农民工对传统熟人圈内关系的信任。文中通过3个指标来测量：“如果我生活

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我相信我的亲戚或同乡们会尽量帮助我”、“如果有亲戚或同乡向我借钱急用，我会借

给他”和“当我遇到重要问题要做决定时，我会找我的亲戚或同乡商量解决”。每个指标的答案分为“非常

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分别赋值4到1分(以下信任指标也采用类似的方法赋值)。将上

述3个单项指标取值加总后取均值，范围在l一4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信任水平越高。

其次，普遍信任反映了农民工对传统熟人关系圈外的信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一般的普遍信

任，即对本地居民、老板或单位领导、一般朋友的信任，通过3个问题来测量，“我相信与本地居民交朋友

是有可能的”、“我相信本地居民愿意与我们打工者相处”和“大多数老板(或单位领导)会尽力去帮助我

们打工者”。将3个单项指标取值加总后取均值即为一般的普遍信任水平；二是典型的普遍信任，即对陌

生人、社会大多数人的信任，通过“我相信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和善良的”和“不管认识不认识，老人摔

倒了都会有人把他扶起来”2个指标来测量，将2项指标取值加总后取均值，得到农民工典型的普遍信任

水平。

(二)城市融合的测量

城市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指农民工与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界限不断模糊和消解的

过程。本文在借鉴国外社会融合理论的同时更加注重进行本土化测量，从以下8个指标衡量农民工的城

市融合状况，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探索其结构维度。具体指标为工作满意度、办理本地社会保险、本地语

言掌握程度、本地文化认同程度、城市价值观认同、收人满意度、未来居留意愿、社会交往范围。指标具体

操作化测量如下：工作满意度，指“我对目前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感到满意”，分为：①“不同意”；②

“不清楚”；③“同意”。其余指标也采用类似的方法设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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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度检

验，发现8项指标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

进而采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抽取4个因

子，表2报告了各个测量指标与主要因子

之问的载荷重量。根据因子负载表，工作

满意度(0．762)、办理本地社会保险

(0．613)、收入满意度(0．743)3项指标与

因子1密切相关，将其命名为“经济融合

因子”。本地语言掌握程度(0．847)、社会

交往范围(0．765)2项指标与因子2密切

相关，将其命名为“社会融合因子”。本地

文化认同程度(0．643)、城市价值观认同

表2农民工城市融合因子分析摘要表

(0．742)2项指标与因子3密切相关，将其命名为“城市身份认同因子”。因子4由1个指标单独构成，即

未来居留意愿，定义为 表3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赋值及分布情况

“城市发展意愿因子”。4

个因子共解释了总量

73．21％的方差变异，从而

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合的4

个结构维度。为方便理

解，我们还要将以上4个

因子的信息贡献率作为权

重，按百分制转换为1～

100之间的标准分。

(三)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2个层

面(见表3)：一是个人特

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居

留时间；二是家庭特征变

量，通过是否与家人一起

迁移来反映。其中，年龄、居留时间作为连续变量直接纳入分析模型，其余变量需要编码成虚拟变量再纳

入模型。

四、回归分析

本文分别以经济融合程度、社会融合程度、城市身份认同、城市发展意愿为因变量，采用强制进入回归

法，将社会信任变量连同控制变量一起纳入回归模型中，从而得到社会信任变量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程度

的4个多维OLS回归模型，结果见表4。

1．特殊信任与城市融合

特殊信任对城市发展意愿和社会融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某种信赖预期，如亲人的陪伴、同

乡能够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的预期等，是农民工愿意留在城市发展，扩大社会交往圈子的一个重要影响因

素。特殊信任对农民工的经济融合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特殊信任对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度也没有产生显

著性影响，但负向的回归系数表明了一种趋势，即特殊信任不足以影响农民工对非农身份的认同，相反甚

至可能产生内卷化认同。

2．一般普遍信任与城市融合

一般普遍信任对城市融合各指标都有显著性影响。对经济融合的回归系数表明，增加与熟人圈外的

异质性群体的交往和信任有利于农民工获得更好的职业阶层和收入。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在一个分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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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相同阶层的人们在权力、财富、声望等方面相似性高，他们之间往往是熟人圈内关系；而不同阶层的

人们资源相似性低，他们之间往往是熟人圈外关系。在工具性行动中，农民工如果能与更多的熟人圈外群

体建立信任关系，并积极调用熟人圈外关系的帮助，无疑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收入。

另外， 表4社会信任对农民工各维度城市融合程度影响的OLS回归模型

一般普遍信

任对社会融

合、城市发

展意愿、城

市认同度也

都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农民工对城

市居民的信

任感受越正

面，其社会

交往范围越

广，留在城

市发展的可

能性越大。

同时也能够

促进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了解和熟悉，从而使农民工逐渐认同自己的非农身份。

3．典型普遍信任与城市融合

典型普遍信任的影响相对较小，仅对社会融合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根据贝拉的理论，在社会交往过

程中，对社会友善、慷慨对待他人的人，比那些冷漠和封闭的人，更能体会到精诚团结、友好互助、善良公益

等积极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4|，从而有利于促进交友意愿和扩大社会交往范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从社会信任的具体维度来看，不同的社会信任变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合不

同方面的影响大小则略有不同，特殊信任仅对城市发展意愿、社会融合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一般普遍

信任对城市融合的各个维度，即经济融合、城市发展意愿、城市认同度和社会融合都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

响；典型普遍信任仅对社会融合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

可见，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对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融合影响较大，如扩大

社会交往范围、提高城市发展意愿等等，对经济层面融合的影响则具有局限性，仅仅是一般普遍信任对经

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表明，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经济融合相比，社会信

任对社会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是提升农民工社会文化融合

和心理融合水平的有效途径，而社会心理融合是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关键因素，因此，增进农民工对城市社

会的信任和认同程度，对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融合意义重大，对公共管理政策启示在于：

1．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心，提高其知识文化水平，促进农民工积极、主动融入城市

由于农民工在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加之社会舆论的偏见等，导致部分农民工产生自卑心理，社会信任

范围以熟人圈内为主，对本地居民等一些外界群体及城市产生了很多的负面评价和生活体验。而一旦负

面印象产生过多，就容易对这座城市产生更多的区隔和疏离情绪。因此，首先从农民工自身出发，农民工

要树立自信心，坚信自己能够通过努力奋斗改善在城市的生活境遇，增强融人城市的自信心和自觉性，进

一步提升农民工对他人的社会信任水平。

2．本地居民应努力减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消除冲突和隔阂情绪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受到公平和慷慨对待的人，更愿意倾听和理解他人，更容易对他人产生信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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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不公或敌视的人，对外界的态度和看法会更加冷漠和趋于负面，从而也就更加不相信他人。如此看

来，本地居民善待农民工也就是善待自己，本地居民帮助农民工群体恢复自信，帮助农民工从农村人转变

为城市人，使农民工感到本地居民在接纳他和认可他，反过来农民工也会更加信任本地居民，以此推进和

谐关系的构建。

3．制度改革对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心理融合程度必不可少

社会信任对农民工的经济融合作用有限，但经济融合反过来对社会信任有重要意义。而经济融合本

身更多地受制度约束¨5|，所以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高农民工的工资福利水平，强化

农民工的工资支付制度，为农民工在城市中购买住房、供子女上学和生活等提供良好的物质支持。通过以

上措施，为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心理融合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农民工愿意在城市居留和谋求长远发

展，增强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4．拓展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

广泛的倾诉渠道和社会支持对于缓解负面的情绪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扩大社会交往范围，有利于农民

工适应城市生活。对此，政府应该整合社会资源，完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使企业工会、社区、非政

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增强服务功能，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元化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支持，让他们体验到更多的社

会照顾和社会关怀，从而赢得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更深层次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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